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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物

音乐对人的修养有益，是一种人文培养，尤
其是古典音乐，可以让人变得高尚。亨德尔曾
说：“假如我的音乐只能使人愉快，那我很遗憾，
我的目的是使人高尚起来。”听完古典音乐，人
们会“精神上得到安慰，心理上获得平衡，思想
上表现乐观，行为上也更为文明”，这也正如贝
多芬所说，“音乐应当使人们的精神爆发火花”。

虽然已经过去将近一个月时间，但华中科
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麻醉科博士研
究生李宁波依然清晰地记得，5 月 7 日那天，他
和另外 12 位同学在同济医院麻醉科教授、主任
医师金士翱家度过的那三个小时。

在二十年的求学生涯中，李宁波曾经历了
小学、中学、大学等多次毕业季，但印象最为深
刻的则是此次博士毕业，因为在金士翱家，他和
同学都得到了一份特殊的毕业礼物。

一份特殊的毕业礼物

5 月 6 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
济医院麻醉科的博士研究生完成了毕业答辩，
第二天，包括李宁波在内的 13 名学生受邀来到
金士翱家，把仅有十平方米的小客厅挤得满满
当当，沙发上、椅子上、小板凳上，座无虚席。

不一会儿，一阵阵交相叠错的交响乐音便
从金士翱家飘出，时而舒缓，时而澎湃，时而轻
盈，时而激荡。实际上，这就是 96 岁的金士翱为
这帮“90 后”学生们准备的特殊毕业礼物———古
典音乐欣赏音乐会。

三个小时的音乐会被金士翱安排得十分紧
凑：贝多芬《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第五钢琴协
奏曲《皇帝》、第五交响曲《命运交响曲》接连上
演。除此之外，他还手写了长达 19 页的曲目介
绍和背景说明，介绍作曲家贝多芬等生平事迹，
以及每首曲目的创作背景、音乐特色等。每听完
一曲，他还与学生们交流心得体会。

“这是我第二次来金爷爷家听贝多芬钢琴
曲，他对古典音乐的挚爱和高超的鉴赏力让人
钦佩，深受感染。”李宁波告诉《中国科学报》，当
时，大家都沉浸在音乐的海洋里，感觉到一种与
灵魂的对话。“第一次完整地听完贝多芬的《命
运交响曲》，那种冲破重重压抑的雄浑与激扬此
刻依然回荡在脑海里。”

同济医院麻醉科博士研究生周亚群也来到
金士翱家，那是他第一次连续这么长时间聆听
古典音乐。“最大的感受就是古典音乐耐人寻
味，听完后余音绕梁。通过听那些音乐，我觉得，
以后工作、学习需要更加沉得住气，脚踏实地，
谨慎细心。”

今年恰值五四运动百年。当天，金士翱还向
学生们讲述了五四运动的前因后果，鼓励学生
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与奉献精神，并讲述了当年
同济医院麻醉科的故事，教育他们要明白麻醉
科医生的职责所在。

“如果说‘首席小提琴家’是主刀医生，那么
麻醉医生就是‘乐团指挥’，指挥着各个乐器声
部有序演奏，也保障着整个手术的平安顺利。行
医爱乐，生命可贵。”对于为什么要送这样一份
毕业礼物，金士翱向学生们解释道。

贝多芬是他的“启蒙老师”

说起金士翱，也许很多人并不陌生，尤其是
对于医学界、麻醉界的学者和医生来说，因为他
是推动麻醉学专业进入我国高等教育科目的第
一人，不仅促成高等医药院校临床医学类中增
设“麻醉学专业”，还作为全国仅有的 3 位麻醉
学博士生导师之一，培养了中国大陆第一批麻
醉学博士。

大家都知道，金士翱是中国麻醉的“学科先
驱”。自 1949 年从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后，他就
成为了一名医生，行医岁月与共和国同龄。但熟

悉他的人还知道他的另外一面，就是他非常喜爱
西洋古典音乐，特别是巴洛克时代（指 17～18 世
纪欧洲艺术，包括建筑、绘画、音乐等的风格）音
乐艺术风格，如维瓦尔迪、巴赫、亨德尔音乐作品
及其后古典与浪漫派海顿、莫扎特、贝多芬的交
响曲与协奏曲，以及意大利威尔第、普契尼歌剧
作品。而且，他对西洋古典音乐有着深刻的鉴赏
力，聆听古典音乐也是其生活的乐趣之一，并常
常成为他会友的“工具”。

在金士翱仅有几十平方米的老房子里，家
具和座椅垫上有很多修补的痕迹，柜子、桌子上
也堆满了书籍，这些都是他的宝贝。不过，客厅
里摆放的一架老式钢琴，窗台上堆放的资料中

竟有一半与音乐相关，这些都让人误以为他是
一位音乐家而非医生。

而他之所以会对古典音乐情有独钟，是有
历史机缘的。

1937 年，因日本全面侵华战争逼近，金士翱
举家迁居重庆。次年，15 岁的他在重庆的某餐馆
打工。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路过英国驻华大使
馆时，正好听到里面传出来的音乐。

“我就站在门口听，越听越觉得好听，后来
才知道那首乐曲是贝多芬创作的第六交响曲

《田园》。”金士翱说，那首曲子描写的是来到乡
间的愉快心情、小溪景色、农民的欢聚、暴风雨
来了以及雨后牧人的喜悦和感恩情绪。“战时，

同济大学曾迁到四川李庄，进入同济大学后，又
听到一些高年级的学生在唱舒伯特的艺术歌
曲，如《流浪者之歌》《小夜曲》《菩提树》等，不仅
好听，也易学会，歌词都是德语，有利于提高德
语水平。从此，我就与古典音乐结缘了。”

麻醉医生的音乐梦想

至今，金士翱与古典音乐相伴已有 81 年时
间。由于对音乐特别是古典音乐的热爱，他在专
攻麻醉之外，还积极探索“音乐辅佐治疗”在麻
醉与危重病医学上的应用。

1954 年底，同济医学院内迁至武汉，金士翱
也随之来到武汉。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和几位志
趣相投者组建“爱乐小组”，举办古典音乐欣赏
150 余场，参与者超过一万人次，深受大家欢迎。

“后来，我还跟学校教务处联系，希望能在
同济医学院开设‘古典音乐欣赏选修课’，让参
加爱乐小组的青年教师和高年级医学生走上讲
台讲解古典音乐。不过，后来未能实现。”金士翱
说，在当前的大环境下，年轻人做事愈发浮躁，
与流行音乐相比，更需要古典音乐让自己静下
来。“后来，我就先从麻醉科做起，让学生喜欢上
古典音乐。”

其实，早在四年前，金士翱就开始为麻醉
科的毕业生准备音乐会这种特殊的毕业礼物
了。此次，他在半年前就开始做准备。“首先，
我要反复听这些交响乐，只有自己听懂了、弄
透了，才能更好地传递给学生。学生听不懂不
要紧，能坚持听完就很好。如果能够因此对交
响乐产生兴趣就更好了。此外，我还给大家准
备了一些背景参考资料，方便他们了解”。

实际上，像这样的音乐欣赏会，金士翱每隔
一段时间就会举办一次，不少学生因此还成为

“金粉丝”。在他们看来，“听金老师的专业课如
沐知识之春雨，听金老师的音乐讲座则是浴心
灵之和风”。

金士翱认为，音乐对人的修养有好处，是一
种人文培养，尤其是古典音乐，可以让人变得高
尚。亨德尔曾说：“假如我的音乐只能使人愉快，
那我很遗憾，我的目的是使人高尚起来。”在他
看来，听完古典音乐，人们会“精神上得到安慰，
心理上获得平衡，思想上表现乐观，行为上也更
为文明”，这也正如贝多芬所说，“音乐应当使人
们的精神爆发火花”。

一位麻醉医生的“音乐育人经”
姻本报记者王之康

常春藤攀满了北大楼，
是藤呢？还是浪子的离愁？
是对北大楼绸缪的思念，
整整，纠缠了五十年……
2002 年 5 月 20 日，南京大学迎来了百年

校庆。当天，白发苍苍的著名诗人余光中回到
母校，在数千南大师生面前深情朗诵了这首他
专门为母校创作的《钟声说》。

多年后的今天，那位面容清瘦、精神矍铄
的诗人已经仙逝。南大也已经跨入了第二个百
年历史的征程，而诗中那纠缠了诗人半世纪思
念的北大楼，也迎来了建成百周年的日子。历
经百年风雨，这栋大楼已成了这所大学的一个
符号、一个地标。

北大楼建于 1917 年，落成于 1919 年，由
美国建筑师司迈尔设计，砖木结构，地上 2 层，
地下 1 层，建筑面积达 3473 平方米。北大楼建
成后作为当时金陵大学的行政院楼及文学院
院楼。1910 年，刚经历合并建成的金陵大学在
鼓楼之西南坡购得大片土地作为新校址，这地
方名曰“西山”。

北大楼的四周绿树掩映，门前如茵的草坪
平整开阔，楼后是纯净的蓝天，墙体爬满茂密
的藤蔓，像披了一件绿风衣。它的中部是一座
正方形塔楼，当时作为读书馆，共 5 层，顶部又
冠以西方样式的十字形脊顶。据说，其造型如
此“中西合璧”，缘于当时美国教会欲消除中国
人对西方文化的排斥心理。

作为曾经的金陵大学与现今南京大学
的行政楼，北大楼可谓南大兴衰发展的第一
见证者，无数支撑南大实力的师长曾在这里
办公，无数推动南大崛起的决策在这里制定
与执行。

一进入北大楼的大厅内，映入眼帘的两根
朱红色柱子上，镌刻着曾在 1957—1963 年任
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的郭影秋撰写的对
联———

苍莽石头，长虹横贯；浪淘尽三国风流、六
朝金粉、二陵烟月、半壁旌旗。况虎踞春残，寂
寞明封余数垒；龙蟠叶老，萧条洪殿锁斜阳。初
解放时，只剩下蒋山青青，秦淮冷冷。

东南学府，赤骥飞驰；名奕留两江情采、四
壁弦歌、八十年华、千秋事业。欣栖霞日暖，郁
茫天堑变通途；浦口潮新，百万雄师传夜渡。本
世纪末，定赢来人才济济，科教芃芃。

来南大工作后，郭影秋经常思考一个问
题：南大有诸多学术有专精、蜚声海内外的知
识教授，他们中不少已年迈体弱且多病，如何
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如何使他们的学术思
想和治学办法“薪尽火传”？他强调：“要抢救遗
产！不能不急，不然来不及啦！”在他的带领和
鼓励下，全校通过“层层挂钩”，老年带中年，中
年带青年，加快了教师队伍建设工作。

于 1963 年与 1978 年两次出任南京大学
校长的匡亚明在校长任职期间，冲破旧束缚，
延揽名师，注重传统文化教育，是新时期中国
高等教育界的代表性人物。当时法语专业既无
教室又缺师资，匡亚明果断决定，在一个月内
将校部机关搬进三栋简易平房，将原教学楼改
造成法专教室，他说到就做到。从 1964 年至

“文革”骤起，从复出到 1982 年辞去校长职务，
校部机关一直在三排平房办公。在他之后出任
代校长、校长的郭令智、曲钦岳等也在陋室办
公，直至 20 世纪 90 年代，才搬入北大楼。

由于种种原因，南大的发展在 1984 年
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1984 年秋，49 岁的
曲钦岳出任南京大学校长，许多人认为他这
一届校领导是“受任于危难之秋”。经过十
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南大的学科建设、人
才培养和科学研究都在稳步上升。国际权威
刊物《科学》《自然》也对南大学术研究的迅
速崛起给予关注，把南大列入中国最好的大
学之一。

1994 年 11 月 18 日，南京大学继北大、
清华之后，通过了国家教委专家组的“211 工
程”预审，这是近百年来好几代南大人孜孜
以求并为之呕心沥血的梦想。曲钦岳带领全
校师生同心同德，锐意进取，立卧薪尝胆之
志，遂重铸辉煌。

现在的电影电视作品中，也常常见到北大
楼的身影。在电影《建国大业》中，北大楼摇身
一变，成了蒋介石的老家。在那里拍摄的是一
场蒋介石浙江奉化老家的戏。身着长衫马褂的
蒋介石和蒋经国坐在石阶上促膝长谈，背后就
是满墙爬山虎的北大楼。

穿越了百年光阴，北大楼依然矗立，它将
持久地与南大人一起见证在历史中曾经不断
产生奇迹的南京和南京大学。

（本文根据南京大学提供的材料整理）

史海钩沉

百年北大楼
姻陈彬

对于一所高校而言，取一个什么样的名字，
无疑是关系到学校发展的大事，而校名由谁来
题写，同样是体现学校办校风格、历史变迁乃至
发展理念的“门面工程”。为了圆满地完成这一

“工程”，很多学校在其发展史上，演绎了很多生
动的故事。

1955 年，第二机械工业部拟筹建一所培养

无线电工业技术人才的高等学校，并呈报国务
院请求审批。在这份请示报告中，这所大学最初
的命名是“成都无线电技术学院”。后来，第二机
械工业部在给学校颁发公章时，文为“成都无线
电工程学院筹备委员会”。

1956 年春，在第二机械工业部、高等教育部
共同召开的学校第二次筹备委员会上，经讨论，
筹委会副主任陈章、冯秉铨、周玉坤等认为，新
校师生是由南京工学院通讯系、交通大学电讯
系、华南工学院无线电系合并组成，而校名中的

“无线电”不能涵盖有线电。因此，建议更名为
“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与会者一致同意，并上报
审批。

“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校名经上级批准后，高
等教育部给学校颁发了一颗铜质、直径 4 厘米的
圆形公章。当时，筹委会的同志们都希望毛泽东主
席题写校名。此事请示了中央办公厅，未果。紧接
着，他们又去请第二机械工业部的领导题写。

此时，时任部长赵尔陆对他们说：“你们去
找‘翰林院’的人写吧！”

于是，筹委会主任吴立人听取郭民邦老师
的建议，去请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题写。
郭民邦持学校介绍信赴中国科学院院长办公
室，一位女秘书接待了他。郭民邦说，为了鼓励
全体师生向科学进军，希望郭老在百忙之中为
学校题写校名。这位秘书立刻答应，并嘱咐他星
期五下午去取。

按约定时间，郭民邦来到中国科学院，郭
沫若在里屋埋头办公。女秘书拿了一张印有中
国科学院字样的红头信笺，上有毛笔书写的两
行“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横排），其中第二排

前面画了一小圈。女秘书告诉他，郭老说用画
了圈的 （因为未画圈的那行，“成”字略小，而

“院”字稍大）。
对于郭沫若题写的校名，筹委会的同志都

很满意，于是赶紧寄往上海，制备教师和学生的
校徽。

1956 年 7 月中旬，第三次筹备委员会在成
都召开并宣布结束筹备工作。7 月 15 日，成都电
讯工程学院公章正式启用。建校初期，成都电讯
工程学院院刊刊头也是用的郭沫若的题字。

1988 年，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经上级批准更
名为电子科技大学。由于之前的校名是郭沫若
所题，所以学校师生都希望沿用郭体。但是，郭
沫若已在 1978 年去世。

因此，除了原有的“电”和“学”能用，其他几
个字就得另想办法了，怎么办？曾担任电子科大
报编辑部主任的梁夏柏回忆，他们一本本翻看
郭沫若发表的书法书籍，特别是 1965 年人民美
术出版社出版的郭沫若手书《毛主席诗词三十
七首》，希望从中寻找到能够匹配的字。

经过仔细查找和选择，梁夏柏等人觉得郭
老手书的毛主席词《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中
的“字”的下面部分“子”，《沁园春·雪》中“问苍
茫大地”的“大”字比较美观，便临摹了下来。

但是，怎么也找不到“科”和“技”字。于是，
梁夏柏等人就选择了《卜算子·咏梅》中“犹有花
枝俏”中的“枝”，将“木”字旁修改为提手旁。而

“科”字则取自郭先生题字的《中国科学》。
就这样，终于找齐了“电子科技大学”这六

个郭体版的校名字体，并一直使用到现在。
（作者系电子科技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

郭沫若与电子科大校名的故事
姻陈伟

1988 年，成都电讯工程
学院经上级批准更名为电子
科技大学。由于之前的校名
是郭沫若所题，所以学校师
生都希望沿用郭体。


